
事，我们如何把它处理一下就过去了，就回到 “常态”了。近期关于香港的事

情大家也很关心，它不是偶尔爆发一个事我们马上处理一下又回归 “常态”的

问题，相反，它也体现着不确定性，包括危机和风险，这成了常态，而在这个常

态下再看世界层面的社会变迁，那整个图像就变了。

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只是应该多走一步、多看两步，而是要不被原来的分析

框架所束缚，这样来看待国际关系和国家本身；如果是从非国家的角度，比如说

从全球的视野和角度来看国际关系，也会对国际关系本身产生一个全新的认识。

今天我们处理好多外交事务、国际事务也会有不同于狭义的国际关系的认识，不

论是主导国家、霸权国家还是小国、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在国家范式下建立起来

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都不是简单地只用国际关系视角就能看清楚、讲清楚

的。这样，就可以重新把世界政治的概念和范式引入国际问题的研究中来，至少

可以增加一个认识全球性的人口流动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视角。

欧洲面临的多重危机

宋新宁


　　自１９５２年一体化进程启动以来，欧洲的危机不断，欧洲一体化本身就是在

危机中发展过来的，没有危机也就没有它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危机在欧

洲一体化进程中是个常态。但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出现的危机显得

更加明显，可以说是多重危机交织在一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所谓的多重危

机？笔者认为，重点是要分析在这些危机中，哪些是制度性的，哪些是非制度性

的，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带有暂时性、是可以解决的。

欧洲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一是最近十年来的债务危机，或者叫欧洲政府的债

务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二是欧洲经济面临的增长疲软问题，最近十年来除

个别年份，欧盟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不到２％，２０１９年主要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

率只有１％左右；三是难民危机和移民问题，两者是连带在一起的；四是欧盟国

５

笔谈：跨国人口流动与世界政治变迁

 宋新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让·莫内终身教授。



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或极端主义问题，欧洲的极右翼和极左翼都有所增长，疑欧趋

向有较大的发展；五是英国脱欧；六是欧盟成员国中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带有制度性的，即在欧洲是无法解决的。

第一是欧洲的政府债务问题。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问题是个老问题，是与欧洲国

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即福利国家，或社会资本主义。欧洲的福利国

家制度，造成了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居高不下。西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支

出，一般均超过ＧＤＰ的２０％，瑞典和丹麦达３８％，法国占３５％，改革后的希腊

仍占２１％，政府年度预算的５０％以上是福利支出。因此，政府债务超过欧盟规

定的上限，是各个国家的常态。与此相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政府收入减

少，支出增加，出现偿债危机就不奇怪了。同时，在资本主义选举政治的条件

下，减少福利和增加税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笔者在２０１１年就指出，欧债

危机是被人为夸大了，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利用所谓的危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

的。实际上，偿债危机本身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只是欧盟个别国家的问题，并不

是整个欧洲联盟的危机，也不是欧元区的危机。在笔者看来，债务危机是可以解

决的，但是欧洲的债务问题则是无解的，因为欧洲国家政府的债务问题是欧洲的

资本主义制度性造成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第

二个制度性问题是移民问题。这也是欧洲国家的老问题，相关的讨论一直没有停

止过。欧洲国家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是劳动力过剩，各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另

一方面是劳动力不足，很多工作没人做，需要移民来补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所决定的。一是欧洲

的人口老龄化。其中意大利和德国最严重，意大利６５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

重为２２４％，德国达２１１％。整个欧洲联盟，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２０％

以上，超过１亿人。老龄化造成了各国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必须依靠移民来解

决。二是社会福利制度问题。欧洲的社会福利 “太好”，造成本国劳动力没有再

就业的动力；同时高福利对移民构成巨大的吸引力，使得欧洲成为 “移民的天

堂”。三是相对宽容的移民政策。在西欧和北欧一些国家，定期实行移民大赦，

即给予非法移民合法身份，从而导致非法移民不断进入。难民问题与移民问题相

关，理论上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欧洲国家担心的是难民转变为移民

（合法与非法），以及恐怖分子以难民的身份进入欧洲。

至于其他的问题，是非制度的问题，即通过政策调整，是可以解决或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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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些是偶然的、暂时的。但是，欧洲的现实状况造成了一些问题在短时间内

难以解决。总之，对于欧洲出现的问题，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首先是要区分制

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其次，要区分问题和危机，不能笼统地讲危机；再次，要

区分欧洲层面和成员国层面，哪些是单个成员国的问题，哪些是欧洲层面的问

题；最后，欧洲所出现的问题，是和整个世界相关联的，要把欧洲的问题放在整

个世界政治经济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中的移民问题

江时学


　　美国对拉丁美洲移民的政策，近几年已成为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中一个难以

回避的棘手问题。

在历史上，南北美洲之间的人员往来是司空见惯的。１９世纪，美国的领土

扩张导致更多的拉美人进入美国。美国学者豪尔赫·多明戈斯 （Ｊｏｒｇｅ

Ｄｏｍíｎｇｎｅｚ）将这一现象称为美国人口的 “拉美化”（ｈｉｓｐ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拉美人向美

国移民，显然受到了 “拉力”和 “推力”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

一，美国为拉美人提供了改善生活的美好机遇。这是美国具有的巨大的 “拉

力”。相比之下，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失业和贫困随处可见，而且还长期

受到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的困扰。这是促使拉美人背井离乡的 “推力”。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外来移民，因此，近在咫

尺的拉美显然能轻而易举地满足美国的这一需求。例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在２０１９年２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拉美移民对美

国经济作出了贡献。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增加劳动力、减缓人口

老龄化、提升企业家精神。该报告进而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拉美移民还将对

美国经济作出贡献。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拉美国家 “离上帝那么远，离

美国那么近”，因此，拉美人必然会把美国视作最佳的移民目的地。在最近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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